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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昌年，

字奎生，浙江

德清人，1905

年8月15日生

于江苏南京，

1991年5月8

日 于北 京 逝

世。

蔡昌年先

生 是我国杰

出的电力系统

专家，是创建

中国电力系统

调度管 理体

制 的主 要奠

基人之一，也

是 我 国电力

界德高望重的先驱者之一。解放后他历任东北电

管局调度局副局长、局长兼总工程师，东北技术

改进局总工程师，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哈尔

滨工业大学电机系主任，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院

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第三、第

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筹备委员

会委员，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第四届

理事会顾问，终身荣誉会员。

蔡昌年先生长期从事电力系统运行调度和

自动化工作，解决了继电保护和自动调频等电力

系统中的许多难题，对东北电力系统乃至全国电

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及电力系统自动化，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1 坎坷求学路，浙大首届毕业生

蔡昌年先生的父亲是清末的地方小吏，因染

上鸦片，遂致家境中落。其母在他3岁时就病故，

因此他的童年过得孤苦而辛酸。四五岁时，他在

扬州入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

等。9岁时被送往南通姑父家与表兄弟同入私塾，

读《史鉴》等，并开始作策论。时值民国初年，提

倡新学。因而他10岁以后每日下午又入基督教

会主办的补习班学习英语和算术。两年后父亲将

他接回扬州。在继续补习了半年英语、数学后，

于1918年夏，蔡昌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

（中专四年制职业学校）。在该校读了两年，数

学与理化得益不少，且因成绩优异而当过一年的

优待生，可以免交学费。

在“一工”读书的两年中，蔡昌年的家庭已日

趋贫困，因此学膳费用的筹措更加艰难。所以一

旦他在“一工”毕业，父亲一定命他就业赚钱，决

无可能再升学。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愿望，他决定

不等毕业就设法进入大学。那时较老的大学（如

清华大学等）学费很贵，而且必须具有中学毕业

文凭方可报考，因此他不敢问津。唯有杭州的浙

江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新由

甲种工业学校升为大学，且无需中学毕业文凭，

校长许炳堃又是一亲戚的老友，可托人情，所以

蔡昌年一面托亲戚介绍，一面向家中游说。父亲

因亲戚之劝说而心动，再加上他入学成绩优秀，

名列前茅，因而父亲也不得不同意了。

蔡昌年在浙大所学专业为电机工程科。1924

年毕业时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年仅19岁的蔡

昌年，已成为浙江大学首届毕业生。在浙大读书

我国杰出的电力系统专家
—蔡昌年先生

◆ 刘雁斌  周 文  查仁柏

抗战前（约1936年）蔡昌年先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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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因家

庭 经 济 拮

据，他只能

既 当 学 生

又 当 服 务

生，即半工

半读。每日

晚 间 自 修

完 后 须 打

扫 自 修 室

的 公 共 部

分如楼梯、

过道等，倒

20多个痰

盂，以此来

挣点钱。后

来又靠抄写讲义等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支付学费。

虽然负担很重，但他从未耽误学习，而且成绩优

异，毕业时还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压在蔡先

生的身上，继母所生3子也均由他负担。为养家糊

口，他只得四处谋求职业。1924~1928年，他先后

在郑州豫丰纱厂发电所当实习员，在南洋烟草公

司电气部当管理员，又在交通技术学校教电机工

程课。直至1929年，蔡先生应鲍国宝先生之邀到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气处任职，才真正开始从

事电力事业。

2 筹建五通桥分厂，积极支援抗战

在建设委员会电气处工作期间，蔡昌年先生

参加了南京市高压线路和变电所的设计工作，

并改进了配电线路。后到安徽烈山煤矿任机电

股长，管理自备发电所，同时又亲自动手设计和

制造水泵、汽绞车以及厂房和井架等的钢铁构

件。后又在振扬电气公司任主任工程师，在发电

厂工作了4年。在此期间，他负责容量为2500kW

汽轮发电机组的全套安装和运行工作，同时还对

1500kW机组进行大修，使煤耗降低30%；对扬

州市的高低压配电线路进行改造，增设一些新

线，使线损下降了50%。这是他第1次把自己所学

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电力工业而初见的成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武汉相继沦

陷，蔡昌年先生随建委会内迁。其间建委会归并

为资源委员会。资委会派他到以鲍国宝先生为

厂长的岷江电厂任工务长（即总工程师），负责

五通桥分厂的筹建工作。该厂所在地乐山县五

通桥，是川西盐业重镇，永利化学公司也内迁于

此，因此五通桥地区急需要电力。可是抗日战争

初期，时局不稳，物资紧缺，供应无源，五通桥分

厂只能靠从成都、宜昌、湖南等地拆迁来的旧机

旧炉进行建设。他接任工务长以后，在同事们的

协助下，组织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从买地建房

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那时，蔡先生住在岷江电

厂的梅子坝厂部，他经常要到20多里外的金索桥

发电厂去，一去就是几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当时交通非常不便，途中还常有土匪出没，

他就多年在两地频繁辛苦奔波。经过几年的艰

苦奋斗，终于修复、安装了3台锅炉和4台发电机

（200~2500kW）；利用当地材料，采用新方法设

计和架设了全地区的送电线路。其中有1条过江

线路，跨距在500m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

难度可想而知，但经他们设计架设好后从未发生

过松动和断线事故。他与岷江电厂的全体人员承

担了该地区的供电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尽到

了责任，作出了贡献。

蔡先生不仅自己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办事认

真，勤奋好学，而且对青年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

习也十分关心，经常鼓励大家用功读书和钻研技

术。他在岷江电厂期间培养了一批电力工程方面

的技术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了电力系统方面的专

家，如吴祖光、徐博文、徐学镛等。蔡先生为人直

爽，平易近人，特别尊重工人师傅。常常夸奖工

人师傅的聪明才智，说他们的实践经验和解决

问题的许多方法是书本里所没有的。初到五通桥

时，他和工人师傅一起安装发电设备，边指导工

作边向他们学习安装技能。有一位杨师傅，勤于

钻研，特别能干，是技术工人中的尖子。蔡先生不

仅培养和帮助他，而且还向鲍国宝厂长推荐他。

后来杨师傅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这在全厂上下

传为佳话。当蔡先生1975年考察四川电网，再次

来到五通桥电厂时，又见到杨师傅，厂里职工涌

来看望当年他们的总工程师蔡先生。当年的情谊

依旧不减。

3 进修目标明确，主攻电力系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先生通过考试

1933年元旦蔡昌年先生与杨如女士的订婚照



55

由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实习和进修两年。在美国

进修哪些方面的技术，蔡先生已深思熟虑，心中

有数。虽然8年抗战期间他一直搞电厂的建设和

运行工作，但是他已意识到电力系统是电力工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国内除东北外其它地方还

没有什么电力系统），必须在技术上有所储备。

因此，他到美国后便抓住一切时机，努力学习和

掌握电力系统方面的知识和关键技术，如电力系

统的运行稳定性和继电保护；电力系统的经济调

度和运行（包括水火电厂）；电力系统的规划、设

计和新算法以及计算设备等。

1946年，蔡先生到美国学习刚1年多，国民政

府要他提前回国去东北当接收大员，接收日本投

降移交的财物和设备等。“接收大员”一职在国

民政府中是一项肥差，不仅薪金丰厚，还有诸多

外快，而且国民政府当时已发放的两年留学费用

的剩余部分可以带回自用。当时也确有人提前回

国，发了国家财。但蔡先生认为学习机会难得，生

性又最厌恶中饱私囊等的腐败勾当，所以他断然

拒绝了，坚持在美按计划完成学业。

在美国的两年间，他到过西麻州电力公司、

北部州电力公司、TVA水电局、BPA电力管理局

以及西屋公司等单位，进行考察和进修学习，与

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研讨有关电力系统方面的理

论问题，并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技术资料。为了便

于交流和收集资料，他参加了美国电机工程师学

会（AIEE），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进修期间还争

取到了“荣誉学员”的资格。

在美国进修期满要回国时，西屋公司有意留

他工作，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他说：“学了美国

的先进技术，就是要用在国家的建设上。”后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蔡先生受到批斗和摧残，有

人还污蔑他是美国特务。因而一些好心人很同情

他，说为什么要回国来受这种罪呢？但蔡先生始

终认为回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毫不反悔。

1947年9月回国时，蔡先生携带了6大箱的书

籍、资料，而生活用品却很少很少。这些书籍、资

料成了他日后工作的宝贵资源。那时正值解放战

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民不聊生的情景

蔡先生亲眼目睹，他对国民党政府已不抱任何希

望，因此希望到大学执教，培养青年学子。当时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先生已聘他到母校任教，但

因受制于资源委员会，他回国后必须为该委员会

服务1年，因此，失去了到浙江大学任教的机会。

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

4 冒着极大风险，帮助地下党

1947年11月，蔡先生受资委会派遣，出任冀

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工程副经理（总工程师

职）兼石景山发电厂厂长。

解放前夕，蔡先生经吴祖光先生介绍，认识

了中共地下党员蒋弘彬先生。他在蒋弘彬的影响

和鼓励下，不仅决心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同时还

为北平地下党保护宣传材料等做了不少事，还冒

着很大的风险把蒋弘彬引见给当时资委会北平

总负责人王燕谋和冀北电力公司经理鲍国宝，为

保护好发配变电设备，迎接新中国解放，作出了

贡献。

那时，每当家里来了“特殊的客人”，蔡先生

都会将客人直接带进卧室，然后紧锁房门不让孩

子打扰。其夫人让孩子们到门口的天井里去踢毽

子，并关照他们，一旦有人敲门，千万不能开，要

立即报告在客厅里“看书”的妈妈。

据蔡先生的三女儿蔡湘芬女士回忆说：有一

天下午，父母把我们都赶到院子里，他们和几个

客人关上门窗，拉上窗帘，在屋内谈话。等客人

走后，父母对我们说，今天的事情一定不能对外

讲。还嘱咐我们以后若有人来家里时，我们就坐

在沙发上不要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地下党的宣

传材料，如标语、口号、传单及一些期刊等，都被

父母藏在沙发垫下面的秘密夹层里。

据蔡先生的

儿子蔡岷先生的

回忆，其父曾对

他 讲述 过把 蒋

弘彬引见给王燕

谋和鲍国宝的情

景。在当时的情

况下，只有在冀

北电力公司的办

公室会面才便于

长谈。但是北平

解放前夕，军警

宪特活动猖獗，

全城戒备森严。

位于前门顺城街 1946年冬蔡昌年先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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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冀北电力公司，门前的普通警卫也换成了荷枪

实弹的宪兵，出入都要检查证件。蔡先生上下班

是乘坐轿车出入的，宪兵认识他和司机，所以一

般不用停车开门检查。蔡先生就很巧妙地利用了

这一点。他请蒋弘彬清早到蔡家，坐在轿车的后

排座位上，并拉上黑纱窗帘。就这样顺利地避开

了宪兵的视线。蔡先生乘车上下班一趟就完满

地完成了非常重要的约谈。但当时的危险可想而

知！蔡昌年先生后来说：“如果宪兵看出破绽，那

麻烦就大啦！”

5 一展平生志，电力系统显身手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冀北电力公司改

组为华北电业公司，蔡先生仍任北平分公司总工

程师。他提出了“改进北京市供电效率的计划”。

在计划中，对北京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变电所

供电范围、电压管理和配电系统的经济分布等都

有详细的论述。计划被采纳后，仅经济运行一项

每月就节电25万～40万kWh。期间，他参加了北

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0年3月，蔡先生响应燃料部支援东北电

业的号召，赴东北电管局工作。其间，他任东北

电管局调度局副局长、局长兼总工程师，以及东

北技改局总工程师、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等

职。

东北解放后，电力工业迅速恢复，形成了贯

穿3省的电力系统。时值中年的蔡先生，正是一

展平生志愿之时，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北电

力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东北电力系统在日伪时期没有建成，留下很

多问题。加上战争破坏和苏军抢掠设备，更使电

力系统雪上加霜。解放后又马上爆发抗美援朝

战争，东北的战略意义尤其重要。当时，几个大

型电厂仅由1条220kV或154kV线路送电力至负荷

中心，因而电网事故频发，鞍钢、本钢和大型机

械工业基地沈阳的电源无法得到保障。而中央又

一再强调，全国最大的鞍钢和铝业的电力不能中

断。因为一停电，就会使国民经济受到十分严重

的损失。面对这样的电力系统，蔡先生深知责任

之重大。他深知必须加强管理和充分掌握它的性

能，同时还要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因此他先从

调度管理入手，逐步建立和完善电网调度指挥及

管理的工作秩序，包括建立一系列规程制度、技

术标准和工

作方法，如

负荷监视、

频率控制、

各级电压水

平、设备检

修、服务准

则等。在已

有调度人员

的基础上，

他又抽调了

称职的变电

所值班人员

和新来的大

学毕业生充

当调度员；

编制调度规

程和工作制度；向管理局申请更多的大学毕业生

以充实技术部门。他还在调度局内设置了技术

科，专门负责计算电网的运行方式，从计算潮流

电压分布一直到电网稳定计算等，并将计算结论

作为电网运行的依据，进而编制了我国第1部电

网稳定运行规程—东北电网稳定运行规程供

调度员执行。后来，又在调度局内设立计划科，

专门做月计划和年计划，负责电力、电量平衡；

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整套负荷预计制度，以便有

目的地安排电源；建立全网设备统一检修制度

和大容量发电机组错峰检修制度；加强非常时期

（例如抗美援朝时期）技术人员的值班制度，帮

助调度员临时应对复杂局势。采取了这一整套措

施以后，东北电力系统才有了正常的运行秩序。

在制定和建立各种规程制度的同时，蔡先生

还发动运行人员和调度局工程师们向现有设备

挖潜，以满足大型企业对电力的需求。比如，将

丰满水电厂主要出线的单相短路故障切除时间

由0.25~0.30s缩短到0.2s，使暂稳极限提高数十

MW；将丰满水电厂线路出口单相接地故障切除

时间缩短到0.15s，又使送电极限提升20MW；还

采取了丰满水电厂线路事故继电保护跳闸时连

锁切除运行端发电机组的措施，以确保其它机组

稳定运行等。

那时，蔡先生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几乎每

晚他都要用电话了解情况和指挥调度。深夜里，

1948年蔡昌年先生全家在北京香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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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家里电话一响，多半就是有较大事故或紧急

情况需要处理，夫人就会马上帮他整理行装，蔡

先生就会连夜出发，赶往阜新、丰满……，一去就

是数日。而当他一回到沈阳，又立即去局里处理

日常工作，从不歇息。

随后，蔡先生又深入研究了电力系统的安

全、经济和优质运行等问题。他狠抓了电力系统

的继电保护和稳定措施，尽可能地改善电压品质

和无功电源补偿，开展了经济调度工作，特别是

尽量多地利用水电进行调峰调频，使水电厂与火

电厂合理配合运行。同时还注意解决一些会影响

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问题和隐患，例如改正丰满

水电厂 3条超高压出线合用1个开关控制的不安

全状况；恢复154kV侧的消弧线圈；查清超高压

系统的避雷器运行情况；解决南北系统并列运行

和送电容量试验等问题。

蔡先生还积极提倡和采用新技术及先进的

系统分析计算工具（从直流台、交流台、动态模

拟一直到电子计算机）。在东北电力系统中建立

了我国第1台交流计算台，20世纪60年代就应用

了当时还很稀罕的电子计算机。

1956年蔡先生赴巴黎参加国际大电网会议

回国后，积极筹备电力系统的远动和自动化工

作。1958年10月，水电部指定电力系统自动化工

作在东北电力系统试点，成立了东北电力系统自

动化委员会，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东北电

力设计院和东北技术改进局，蔡先生任办公室主

任。在他的领导下，以东北技术改进局为主力，

各方协作，自力更生，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

研制成功成套的远动和自动化装置，并安装到各

主要厂、站。新建的调度大楼内也装设了全套模

拟式自动化监视控制系统，结束了单凭电话调度

的历史，一跃而到了由远动、自动化装置实施监

控的方式。该系统于1961年正式投运后，沈阳电

力调度中心实现了远方调控5个水、火电厂和自

动调频，使电力系统频率偏差不超过±0.07Hz，

使与电网频率密切相关的电钟误差也不超过

±2s。此水平已接近当时的国外先进水平。在东

北电力系统的带动下，全国各大区电力系统的调

度自动化工作也相继开展。与此同时，蔡先生又

进一步抓了水、火电厂之间的经济负荷分配，从

效率试验开始做出了东北电力系统各主要机组

的微增率曲线。这样量大、复杂又必须深入细致

地进行的基础工作在国内还是第1次，使电力系

统经济运行有了科学依据。

蔡先生对电力系统的调度工作有远见卓识，

深谋远虑。他认为，东北各省电力系统的规模将

来会逐步扩大，光靠沈阳总调控制是不够的。因

此，他又提出了“统一调度，分区控制”的概念，

并推荐国外行之有效的联络线偏移控制方案，还

亲自编写讲义在培训班上宣讲。他在互联电力系

统的安全经济运行和线损修正等领域也都有较

深的研究和造诣。

在推动东北电力系统自动化的进程中，蔡先

生历经坎坷与磨难。为了提高电能质量，搞自动

调频，他首先学习调频理论，制定规划，请人研

制调频装置。为了搞潮流计算，年逾古稀的他还

学习计算机算法，特地托人借来有关矩阵的书

籍，钻研矩阵理论及其在潮流计算中的应用，随

后又向技术人员讲授和推广。同时，在那个向苏

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年代里，学习和介绍欧美的先

进技术是被看作大逆不道的，会被扣上“崇洋媚

外”、“洋奴哲学”的帽子。为此，蔡先生在其入党

转正大会上因阅读欧美的技术书籍和宣传先进

技术而受到责难和攻击，差一点转正期被推迟。

但是，蔡先生在压力之下不为所动。在他的坚持

下，东北电力系统还购置了一整套复印版IEEE杂

志，供技术人员查阅，并在电力系统自动化工作

中起到了良好作用。更有甚者，蔡先生因坚持搞

电力系统自动化而被扣上“不务正业”的罪名，

其调度局局长的职务被免去，调到东北技改局。

自动化工作也随之烟消云散，被迫中断。直到

1972年，蔡先生被“解放”。他一走出“牛棚”就

1957年蔡昌年先生（右）与苏联专家李哈巧夫（中）在沈
阳合影，左为方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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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投入调度自动化工程，重订规划，从南到北

进行调研，为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调度自动化

系统而四处奔走呼告。东北电力系统积极创建调

度自动化系统，为全国四大电力系统引进先进的

调度自动化系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 关心青年成长，悉心指导学生

蔡先生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他为培训

调度人员亲自编写讲义；当看到新技术和一些好

的经验时，他总会及时向年轻人传授，并与大家

一起交流和讨论。

对于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蔡先生总是悉

心帮助和指导，关心他们的成长。1953年秋，高

元楷先生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电网调度局的第

2天，就被蔡先生找去谈话。蔡先生先对他讲他

曾在高的母校讲过课，问他听过其课没有。随后

又兴致很高地给高出了3道题：①汽轮机如何增

减负荷？②几台汽轮机增减负荷时，在发电机输

出的电压矢量上有何显示？③电网单相接地如

何计算？由于高元楷先生是突然提前毕业的，未

学过什么专业课，所以“考”得不尽如人意。接着

蔡先生又关心他的外文情况，并强调学习外文的

重要性。他说，我们的电力系统和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相比是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受

战争破坏，有些设备又被抢走，我们的困难比他

们多。运行好这样的电力系统需要我们的聪明才

智，你们可要努力学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啊。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对外文不可轻视啊…… 

那年，当所有5名大学生全部报到之后，蔡先

生为他们拟定了一个培训计划：先到调度局技术

科学习功率潮流电压分布计算，然后到大变电所

和水、火发电厂实习。

蔡先生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十

分关心，常询问他们工作中有没有困难。对单一

的技术问题，他一般都耐心讲解；遇着普遍性的

问题，他就给全调度局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解。他

讲课生动、幽默，不时说点笑话。比如讲到复水

器的管子时，他边指着自己早已谢顶的脑袋，说

那管壁比我的头顶还光亮呢。引得大家哄堂大

笑。

有一次，高元楷先生拟了个文稿请蔡先生签

字。他认真地审阅后说：“看来我这个绍兴师爷

（别人因见他经常给人改文稿而送他的绰号）还

得继续当下去。”又说，“给人改文章最好是当面

改。人家可以当面解释他的原意，对你改的人家

接受与否你也可以马上知道。你若给改错了，马

上还可以纠正。”他还对高说，记笔记时应该写

明何时何地，以免时间久了就忘记了。他还说读

书记卡片就有这个好处。

蔡先生解放前在四川工作时为追赶世界先

进技术就养成了夜读和自学的习惯。即使在“文

革”期间，挨批斗，他只要有时间也依然手不释

卷，在办公室、在家里读他的技术书籍，从不荒

废。所以他也常常鼓励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仍要

坚持自学，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并向他们介绍很

多欧美正在使用的电网运行方面的书籍。蔡先

生不仅关心他们在技术上的成长，还非常关心他

们在政治上的成长。他对高元楷说，现在中国经

济恢复、建设速度很快，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能

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形势多么好呀！你们除了业

务上要达到先进，政治上也要达到先进才行。

1980年，蔡先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同年8月，被调到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

院，任研究生部副主任，并担任研究生导师。在

近10年间，蔡先生培养硕士9名，博士7名。他对

研究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强调理论要结合实际，

要为电力系统生产服务。他一贯勤奋好学，治学

严谨，决不人云亦云。即使应用前人的理论，他

也常亲自推导和验证，为学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他还常常教导学生说：“要和人家比种田，别

跟人家比过年。”研究生和一些年轻技术人员也

经常到他家里去讨论学术问题。蔡先生总是热情

接待他们。他亲自制订培养计划，为准备出国留

学的研究生和年轻人写推荐信，介绍导师等等。

1988年的一天，蔡先生患脑中风住院刚回到家，

额头上还有因摔倒受伤时贴的纱布。几位研究生

正好也登门拜访，有的要请教学术问题，有的要

请求写出国推荐信。正当三女儿想婉拒时，蔡先

生却拄着拐杖走了出来，很亲切地欢迎他们。随

后便歪斜着身体，拄着拐杖，吃力地走进客厅，与

“来客”讨论学术问题，写推荐信，满足了学生们

的要求。

蔡先生以前忙于日常生产工作，无暇著书立

识，深感遗憾。到了电科院后他觉得可以多读点

书，加深理论和总结经验了。于是80高龄的他，

仍孜孜不倦，把工作安排得很饱满。每天早餐后



59

打他，一边还喊别人

使劲打。可又一想，

这位女士是调度局

的工作人员，和专职

专政队员不同。那

些“专政队员”嗜血

成性，边打人边取

笑，专以打人取乐，

明目张胆地违背毛

主席“要文斗不要

武斗”的教导，不能

原谅，而调度局揪斗

过他的一些人受“专政队员”的指使，被迫打人，

是可以原谅的。涨工资是数年不遇的事，40多元

钱也确实少点儿。于是他隐瞒了该女士打过他的

情节。

他对“文革”时期打过他的中层干部也一律

不计前嫌。一位中层干部，“文革”后期悔恨自己

打了蔡先生，痛哭流涕来找他道歉，说自己私心

太重，为了能被选上结合干部，竟动手打了他，

真对不起呀！蔡先生看他有真心悔过之意，反倒

安慰他说：“人哪有不犯错误的。你把不忠于毛主

席教导的事儿当做教训吧。下次可要忠于啊。记

住，不要武斗要文斗啊。”就这样，蔡先生原谅了

那位中层干部，而且仍和他亲密相处。

8 父亲般的兄长，严格而通达的父亲

蔡先生童年求学的道路十分艰辛，几次差点

失学。正因为他深知求学的重要和艰辛，所以当

他19岁大学毕业后，就竭尽全力承担起要把两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培养成人的责任，负担他们全部

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即使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

他也仍然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总想尽一切

办法为他们凑上学费。即使是环境十分恶劣的抗

战期间，他也千方百计地把钱送到在上海交通大

学求学的弟弟手中。 

蔡先生对子女的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又很通

情达理。虽然家里经济条件尚可，但他仍要求孩

子除了努力学习外，还要勤俭节约。1950年蔡先

生去东北支援建设，3个女儿（最大的也不过16

岁）希望能留在北京的学校就读。蔡先生和夫人

考虑后，认为让孩子们留下来独立生活，可以得

到锻炼；留在北京，住校，就是把孩子交给了学

即开始工作，全天要工作大约10小时。后来接受

儿女的强烈建议，才改为8小时。儿女们回去看

他，他也只和儿女们打个招呼，问问近况，就又

继续工作。期间蔡先生写了不少手稿和文章，如

《电力系统稳定计算法》、《电力系统经济运行》

和《互联电力系统联络线控制》等，作为培训讲

义和用作技术交流。他的文章结构严谨、立论正

确、精辟简练、深入浅出，深受读者欢迎。

7 一身正气，磊落坦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那

天昏地暗、没有人性和理智的年代里，局长们一

个个被打倒或靠边站，“抓革命，促生产”重任都

压在了蔡先生的身上。即使这样，蔡先生也不能

幸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洋奴哲学”

等帽子，并被诬陷为“反革命”、“美国特务”，挨

批斗，关“牛棚”，长期强迫劳动，身心备受折磨

和摧残，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迫害。但他保持了一

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人格和气节！在他身上

体现着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正气！

“专政队员”（实际上是一些打手）经常毒

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内衣和血都凝在一起。

内衣换洗时也脱不下来，其夫人不得不用剪子在

内衣和血的结痂处将衣剪开。一次“专政队员”

对他说，明天你得揭发一个人，如果揭发有力就

放你出去，今晚你要好好想想。蔡先生那天整夜

未眠。他想，我若是胡乱揭发，人家也得和我一

样受拷打，我岂不是罪莫大焉。不行，说什么我

也不能无中生有，胡乱揭发，陷害别人。于是早

晨他早早起床，穿上棉衣，等待受刑。当“专政队

员”问他想好了没有时，他回答说已经想好了，没

有什么可揭发的。气得那“专政队员”火冒三丈，

直喊顽固不化。无疑，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顿毒

打。

1972年，蔡先生被“解放”，放出“牛棚”，

重新工作。此时正值电业职工涨工资。调度局一

位女士找他来诉苦说：“人家都说你在被专政时

我打过你，我那时正在怀孕，挺个大肚子怎么能

打你呢！现在涨工资，说打过人的人不给涨。蔡

总，我每月才40元零1根冰棍（1根冰棍5分钱—

编者注），又生了孩子，钱不够花。蔡总，我没打

过你吧？”后来她见没有回音，又试探一句：“是

吧，蔡总？”蔡先生想起当初就是这位女士一边

1985年蔡昌年先生在电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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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交给了共产党，放心！

同时，他们为孩子也做了仔细周到的安排。

1950年夏天，大女儿正值中考，蔡先生就和她商

量，让她报考女四中（现更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

学），可对已在女四中就读的三女儿有个照应。

又委托徐博文先生家管理她们的生活和学习。蔡

先生要孩子们每两周定时到徐叔叔家领取生活

费，汇报学习生活情况。每当蔡先生出差来京，

都要到学校去看望她们，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

情况，一直到她们大学毕业。

1953年，一心想学医的大女儿高考时却被

没有报考的北京地质学院录取，她心里有点不大

情愿，而且又听说地质工作又苦又累，所以打算

不去报到，待来年重新报考医学院。蔡先生知道

后耐心地做女儿的思想工作。他说，地质是关乎

国家能否强盛的专业，所以国家才要设置地质专

业；年轻人不能怕苦，应该急国家之所急，服从

国家的需要；而且地质专业是个学问很深、涉及

知识领域很广的专业，从事这个专业是大有可为

的，像翁文灏那样的大学问家就是学地质的。他

还半开玩笑地说：“我认识你们的院长，你不去

报到，我告诉你们院长，要打你屁股的。”经他开

导，女儿最终愉快地去了地质学院。

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读初三的二女儿报名

参军。起初蔡先生夫妇觉得她只有15岁，年龄太

小，不太同意。但当了解到女儿执意从军的想法

后还是同意了，并嘱咐她到部队后要努力学习，

更好地为国防效力。

儿子在大学里学的是国防方面的专业，毕业

前学校有意要他留校任教。但他觉得自己缺乏实

际经验，马上当老师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希望到

能接触兵器的科研单位或部队工作几年后再说，

因而和校方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蔡先生知道后

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责备他不应该不服

从学校的分配。但当他得知儿子的具体想法后，

就不再简单武断地批评儿子，而是提出了两点意

见：一是要让学校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二是最

后还是要服从学校的意见。按照父亲的指示，儿

子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校方的理解，被

分配到培养使用、维护兵器的工程师的院校当了

教员。随后父亲的一席话，又使儿子受用了一辈

子。父亲对他说，1950年他刚到沈阳，要给一些

刚从部队转业的领导干部讲课。这些干部没有电

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所以给他们讲课就不能像

和专业技术人员讨论问题那样，用一大堆术语、

公式，而是要从他们的实际水平和工作需要出

发，讲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用他们熟悉的事物作

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这样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

果。他说，其实讲课的目的就是要让原来不懂的

人听懂。就是这么一句“讲课的目的就是要让原

来不懂的人听懂”的简明而质朴的话，伴随了儿

子近30年的授课生涯。

9 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蔡先生与夫人杨如女士于1933年结婚。他

们一直真诚相待，互敬互爱，共同走过了57个春

秋。

我们有幸读到了杨如女士在蔡先生逝世后

所写的《悼念》一文。文章深情地回顾了她与蔡

先生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57年又7个月的共同

生活。

蔡先生与杨如女士的结合并非自由恋爱。但

他们在订婚后的八九个月中，一直保持着书信往

来，因此在性格、爱好等方面彼此都有了较深的

了解，为日后的生活奠定了很好的感情基础。正

如杨女士所写：“我们在书信来往中，能畅所欲

言，因此相互之间了解比较深入，奠定了婚后的

愉快，而很少有争吵之类的事发生，主要是你性

情爽快，什么事说过就算了。这是你的长处”。蔡

先生也非常尊重夫人的感受和选择。由于他没有

享受过母爱，所以十分敬重岳母，称她“是一位

最善良、最能体贴小辈的长者”。在岳父逝世后，

夫人希望能到常州居住，陪伴母亲。蔡先生理解

夫人，欣然同意了。

抗战初期，蔡先生受命拆卸武汉一带的发1988年5月蔡昌年先生带病与研究生讨论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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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变电设备，运往大后方的四川。他一面要冒

着敌机狂轰烂炸的生命危险，执行拆迁任务，一

面又要携带怀孕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同行，

保护他们的安全。当夫人临产三女儿时，他又不

得不设法将夫人转移到较为安定的长沙躲避一

下，半年后又冒着路途的艰辛，接家小到了四川。

在那个动荡的、生死危险的年代里，这是“多么

大的责任和辛苦！”夫人如是赞叹地写道。

蔡先生赴美学习期间虽十分繁忙，但始终按

时给夫人写信。为了让夫人教课方便些，他一到

美国就托人给夫人捎回手表。

1950年蔡先生响应政府号召赴沈阳支援东

北建设时，按杨如女士以前在江苏、四川从事小

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和文化素养，完全可以在东北

电管局内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电管局的一些领

导也为此曾多次和蔡先生商量，想请杨女士参加

局里的工作。但蔡先生看到当时很多职工的工资

都比自己低，很多家属渴望进局工作以改善家庭

经济，所以他十分诚恳地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后

来蔡先生对此事一直感到很歉疚，尤其到晚年更

时常提起，觉得既影响了夫人发挥才智，又感到

自己身后使夫人的经济来源受到较大影响。其

实知书达理的夫人从来都无怨无悔。她深知丈

夫工作十分繁忙，自己不出去工作可以专心料理

家务，照顾子女，减轻其负担，让他全身心地投

入工作。

蔡先生离美回国前，写信问夫人需要买什么

用品。夫人非常了解丈夫的志向，也知道他手中

的美元有限，所以回信让他买几套他自己穿的西

装（因为蔡先生个子高大，国内比较难买），其它

尽量购买一些有助于工作的书籍和用具。

“文革”初期，东北电管局的局长们一个个

被“打倒”，蔡先生既要为对立的两派做工作，又

要没日没夜地管技术促生产，保证鞍山钢铁公司

等关乎国民经济的重点企业不能停电，工作十分

劳累，因而落下了十二指肠溃疡病，甚至胃出血。

病情尚未痊愈，他又被诬蔑为“美国特务”而被

关进了“牛棚”，致使病情加重。夫人坚信丈夫的

清白与正直。为使他病情不至加重，她承受着精

神上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坚持每天步行七八里路

去“牛棚”为丈夫送饭……

蔡先生临终前的住院期间，夫人因年事已

高，医院不允陪住，只能偶尔去探视一次。那时

蔡先生已不能说话，当探视分别时，两人依依不

舍，蔡先生紧紧地握住夫人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

当我们读到这些揪人心弦的辞句时，无不为

之动容，深深地被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相濡以沫的

真情所感染……

10 结束语

蔡昌年先生为人耿直，一身正气，嫉恶如仇，

爱憎分明。在旧中国，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反动

统治，痛恨贪官污吏。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无限希望，于是在1956年6

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蔡昌年先生性格豪爽，心直口快，从不隐瞒

自己的观点。他崇尚实事求是，最反感那些不懂

装懂，为揣摩领导心思、迎合领导而提一些毫无

科学依据的建议，造成领导决策失误的人。每碰

到这种情况，他总是据理力争，毫不考虑个人得

失。

蔡昌年先生的一生，是胸怀坦荡，高风亮

节，不计前嫌，无私无畏的一生；是勤奋好学，目

的明确，孜孜以求，追求真理，不断探索和跟踪

国际最新技术的一生；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热情培养后人，无私奉献，为我国的电力事业，

尤其是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及自动化奋斗

的一生。

蔡昌年先生的高尚品德，对事业百折不挠的

执着精神，为祖国赤胆忠心的知识分子铮铮风

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中夏

祖治先生所写《蔡昌年》、原东北电网调度局副

局长兼总工程师高元楷先生所写《怀念我的老领

导我的恩师蔡昌年总工程师》和蔡昌年先生的子

女提供的材料写就。本文出版之时，正值蔡昌年

先生诞辰104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蔡昌年

先生的无限敬意和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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